
 12

2009 年 1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Jan., 2009 

第 1 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1. 

 

全球化与伊斯兰  

 

全球化背景下的清真寺功能评估＊ 

 

马 丽 蓉 

 

摘  要：提供宗教礼拜场所是清真寺的基本功能，内含“六大信仰”的宣传和“五大功修”的实践，在

不断协调人神关系中凸现清真寺传播与实践伊斯兰神学精神的实质，并派生出基本建筑元素“变与不变”

的发展规律；清真寺还具有教育、科研、慈善、司法、外交、社区服务等一系列衍生功能，渗透着伊斯

兰“世俗关切”的情怀,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功能发生变异又折射出清真寺在宗教与政治夹缝中生

存的尴尬境遇，“涉寺事件”就是“各种权力精英”依赖圣寺、名寺的象征资源优势来达到“政治动员”

目的结果，背离了伊斯兰的和平本质与清真寺的禁武精神；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清真寺功能作客观评估，

也是对全球治理中“伊斯兰因素”作深入思考：清真寺功能衍变将对全球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深

远影响、清真寺的变异功能仍会以“涉寺事件”的方式加大解决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难度、清真寺伊

玛目能否坚守“和平与禁武”的基本精神也会对国家和地区的非传统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清真寺的衍

生功能已在解决美欧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了特殊而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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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中东国家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 06JJDGJW007）、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项目以及“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资助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 

 

在阿拉伯语中，Masjid（礼拜安拉之所）和 Jami’（可举行主麻聚礼的大清真寺）都用来解释

“清真寺”一词的含义，尽管语义扩延了，但“礼拜”的词根却是明晰的；从《古兰经》“吉祥的

天房”与“全世界的导向”到圣训中的“天堂的花园”，描摹出清真寺的本真……从词语扩延到经

训阐释均突出了清真寺为穆斯林“谨守拜功”提供场地服务这一基本功能，确立了清真寺的宗教

服务宗旨。对此，经训分别作了较系统论述：1.建立清真寺有两个基本目的：“记念真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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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①
和“亲近真主”（5：35），故因清真寺是“真主的房子”而成为穆斯林近主和敬主的“媒介”；

2.麦加天房拥有绝对权威性——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圣殿”，也是穆斯林礼拜的统一方向，更是

其他清真寺创设的仿效源头（3：96）；3.惟有清真寺才能极大程度地满足穆斯林的两世诉求：清

真寺既是穆斯林完成念、礼、斋、朝等宗教功修来满足信仰诉求的核心场所（24：36），又是获得

真主“恩惠加赐他们”后缴纳天课的社会慈善组织（24：38/22：28）；4.规定了“笃信真主和末

日，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并畏惧真主者”的“遵循正道”之人，才有资格管理清真寺（9：18）；

5.清真寺应“以敬畏为地基”（9：208/2：127），营造出清洁、安宁的空间氛围与建筑格调（22：

29/2：125），在此特定空间内才有可能达到身心俱洁的双重目的（9：208）。尽管圣训也从不同角

度阐释了清真寺的宗教基本功能，但较之《古兰经》的阐释更侧重行为规范的具体指导与说明，

如对礼拜者的行为规范、伊玛目的资格审定、聚礼的益处、先知寺和禁寺的重要性以及妇女进寺

等
[1]32-34、41、313、325、211

。经训全面论述清真寺问题的思想已成为穆斯林在清真寺里赞念真主、坚持礼

拜、集体斋戒、缴纳天课以及完成朝觐的行动指南，尤其是在清真寺集体礼拜时反复赞念的清真

言，既强调了伊斯兰教的根本信仰“认主独一论”，又确立了穆圣的地位与使命，抽象的安拉与具

体的使者均与清真寺拥有密切的关联，《古兰经》特别明确了清真寺这一伊斯兰文化场域归真主所

有（72：18），圣训更将赴寺礼拜的意义推向了极致：“在赴礼拜寺立战时，真主已在天园为他备

就了席位。”
 [1]314

经训语境中有关清真寺的相关阐释也成为建寺的行动指南。 
从建筑学角度观之，清真寺因巧妙融入阿拉伯建筑、绘画和书法等基本元素而成为阿－伊世

界的艺术标本，以世界著名清真寺为代表的阿－伊建筑又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并突显出三方面

基本功能：“（1）宽敞的大殿和荫蔽的廊檐，保证信徒们礼拜时遮蔽风雨；（2）宣礼塔（尖塔）、

圣龛（凹壁）、宣讲台和沐浴室，保证了宗教生活的需要；（3）宏伟巍峨的建筑和华丽精巧的装饰，

则可显出新的宗教和新的帝国的威力。”
 [2]237

作为宗教礼拜之地的清真寺基本都拥有四大建筑要

素：庭院（穆斯林集体礼拜的中心场地）、讲经台（伊玛目布道的讲坛）、唤礼台（唤礼员召唤穆

斯林入寺礼拜的高处）及壁龛（朝向麦加方向礼拜的标示物）等，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唤礼台，

大多都变成了宣礼塔，成为建筑师创新求异的重点，甚至由实变虚，借助现代声光手段：蓝色清

真寺的宣礼塔高 43 公尺，据说在兴建该寺时，建筑师听到素檀何密一世“黄金的”命令，没想到

“黄金的”和“六根的”音很近，结果就逾矩有了六根尖塔；苏丹·哈桑清真寺有两座石砌的宏

伟高耸的宣礼尖塔，南面塔高 85 米，乃开罗之最，可俯瞰包括金字塔在内的开罗全景；图伦清真

寺宣礼尖塔体为 4 层，是仿照萨马拉清真寺的螺旋尖塔设计，塔的尖端为小圆顶，砖砌方柱和尖

拱格外引人注目，塔外有沿塔壁而上的螺旋形阶梯，可登塔顶；哈桑二世大清真寺 200 米高的宣

礼塔，可通过楼梯或电梯直达其上，塔尖还装有激光设备，35 公里长的耀眼光束直指伊斯兰圣城

麦加方向……也是由于唤礼台的千变万化，才不断凸现出清真寺的气宇轩昂和伊斯兰文明的开放

品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礼拜朝向的恒定不变——全世界不同方位建造的清真寺，其圣龛

方向都统一指向麦加天房，这是建寺的根本原则。据记载，在穆圣迁至麦地那时，犹太人曾热情

地迎接并建立了友好关系，但在他定居麦地那十七个月后，犹太人妄图用迫害手段将穆圣和穆斯

林赶走，安拉便默示穆圣应将穆斯林的礼拜正向转向麦加禁寺（2：144）。 
从清真寺建筑形制的演变史中发现，尽管清真寺建筑本身大体经历了实用化→美观化→便捷

化→安全化等基本渐进过程，且较集中体现于庭院、讲经台和唤礼台等礼拜要件的千变万化上；

从不同清真寺壁龛指向的恒定不变中发现，宗教功能是清真寺的基本功能，且穆斯林在面朝天房

的聚礼中持守了“安拉至上”的坚定信念。因此，仅就宗教场所基本功能而言，清真寺宗教功能

内含伊斯兰教“六大信仰”的宣传和“五大功修”的实践，在不断协调人神关系中凸现出清真寺

传播并实践伊斯兰神学精神的实质，并派生出基本建筑元素“变与不变”的逻辑发展规律。而宗

                                                        
①本文所引经文均出自马坚的汉译本《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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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功能的真正维护者则是伊斯兰宗教学者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以其宗教知识和道德声望

成为民众的精神指导。他们通过教法法庭实施伊斯兰教法，兴办宗教学校传授各门宗教学科，使

各地的宗教生活趋于一致。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地方政权的合法性，但自身的地位并不依赖于当

地政权的承认或庇护。他们是伊斯兰教传统的保存者。”[3]2 

 

二 

 

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并重”（62：9～10），倡导穆斯林既可到清真寺完成各项宗教功修，又能

在清真寺附近的集市上经营贸易，“寺市并存”就是最好的明证。因此,作为宗教礼拜场所的清真

寺,除具有宗教基本功能外,还具有教育、科研、慈善、司法、外交、社区服务等一系列衍生功能，

渗透着伊斯兰教“世俗关切”的情怀,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世并重”观与清真寺多重功

能之间形成因果联系，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清真寺成为传授阿拉伯语言、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宣传与研究文化的重要阵地，

具有教育和科研功能 

在倭玛亚时期巴士拉清真寺就是开展阿—伊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场所：哈桑·巴士里等著

名学者都在此讲学，伊斯兰教内第一个学术派别穆尔太齐赖“分离派”也在该寺形成，著名语言

学家、阿拉伯诗词韵律学创始人哈利勒·本·艾哈迈德（718～786）以寺为家著述立说，他的所

有语言学著作包括阿拉伯史上第一部字典——《阿因书》都完成于该寺，以西拜韦（765～796）
为代表的巴士拉语言学派也诞生于此寺；库法清真寺是库法城研究、讲授法学和语言等学科的中

心之一：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本·艾布·塔里布定都库法后，常在该寺教授宗教原理和教法学，

著名圣门弟子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在此讲解《古兰经》并培养出一批《古兰经》诵读家，以

赛义德·本·朱拜尔为首的《古兰经》注释学派也在此形成，艾布·艾斯瓦德·杜艾利奉阿里指

示在此奠定了阿拉伯语语法基础，著名教法学家艾布·哈尼法也曾在此受教并讲学；阿慕尔清真

大寺形成埃及总督或行政长官亲任该寺伊玛目和演讲者的传统，该寺还极为重视阿－伊教学与科

研，曾在此执教的著名学者有阿慕尔·本·阿斯，在此撰写了《使者的判决》和《末日的征兆》

等，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创始人之一的伊玛目沙斐仪一直在此著书立说并创建了教法学派直到去

世，著名《古兰经》经注学家穆罕默德·本·杰里尔·塔伯里曾在此讲授圣训、教法、语言和诗

歌等；科尔多瓦清真寺是当时最大的伊斯兰学府，藏书 40 万册。除宗教和语言等课程外，还传授

哲学、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吸引了不少西欧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前来求学，被誉为“西方伊斯兰

教的克尔白”；卡拉维因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久负盛名的宗教和科学文化中心，同时还配有规模宏

大的图书馆，自 1161 年起该寺开始教授教法学和法律学，成为高等学术研究院，培养出无数来自

马格里布、非洲和安达卢西亚等地的学者，还接受了大批慕名而来的欧洲学者，是伊斯兰－阿拉

伯学的中心。该寺始终注重《古兰经》语言文学的研究，传播正统伊斯兰思想，维护伊斯兰教义。

在它最兴盛的时代，哲学、医学、药剂学、自然科学、天文学等学科都纳入了教授范畴。1931 年

国王颁令将卡拉维因寺的教育划分为初、中、高级三个阶段，并决定将该寺改为大学，设立了法

学、宗教学和阿拉伯语等三个学院。卡拉维因寺一直是北非伊斯兰遗产和阿－伊文明的学习研究

中心，摩洛哥至今保持其阿—伊属性，这座清真寺功不可没；爱资哈尔清真寺是宣传什叶派教义

思想和进行文化学术活动的中心，使开罗取代了巴格达文化中心的地位而成为世界伊斯兰文化教

育中心，哈里发阿齐兹将此寺当作了一个学院，并于 975 年开始讲授经学，自 988 年爱资哈尔寺

改为大学以来，有来自伊斯兰国家的数万人在此学习，除研究《古兰经》外，还学习阿拉伯文学、

伊斯兰教法典、逻辑学、雄辩术、书法和某些自然科学课程，爱资哈尔大学是继卡拉维因大学后

世界最古老大学，为传播伊斯兰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秋班德伊斯兰大学前身系建于莫卧儿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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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清真寺经学院，系综合性宗教教研群体，包括自小学到大学的一系列教学研究机构和出版

部门，教研活动涉及伊斯兰学术的各个领域，始终坚持逊尼派的思想观点，其教研成果影响巨大，

尤其在伊斯兰教法、教史、苏菲主义、认主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以伊玛目·瓦利·阿拉沙为首的

秋班德的学者用阿语撰写的学术著作，在伊斯兰世界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该校培养的学者在印

度各地开办了许多不同形式规模的经学院和阿语学校，共计 1500 多所，数十万穆斯林子女在这些

学校接受宗教教育。在反对殖民主义及宗教迫害、维护印度穆斯林合法权益的斗争中，秋班德大

学先后有近百名宗教领袖为之捐躯。该校教法学者和穆夫提具有深厚教法知识造诣，对现实生活

中出现的新问题所作的“法塔瓦”(即教法决断)，有文字记载的多达上万条……在阿语里，“清真

寺”一词也含有“大学”之意，在清真寺里礼拜颂主、讲经布道、探究经训、师徒相传，并逐渐

形成如下特点：1.清真寺多附设经文学校，培养宗教学生；2.清真寺多拥有大量藏书，成为珍藏

经训等伊斯兰文化典籍资料的权威图书馆；3.历代都出现了 “驻寺学者”，定期不定期地在各大

清真寺驻留，或潜心研究或培育弟子，最终涌现出以安萨里为代表的一批伊斯兰著名学者和大师；

4. 清真寺常成为教界和学界开展教义讨论与学术争鸣的首选之地，并形成不同的宗教与学术流

派；5.清真寺还具有学术出版传播功能，“在中世纪出版伊斯兰著作的方式是在清真寺里读稿”[4]33；

6.出现了清真寺知识分子群：乌里玛（‘Ulama）一词在阿语中通常泛指所有得到承认的、有权威

性的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神学家，包括：穆夫提(Mufti)、伊玛目(Imams)、夫克哈(Fugaha)、卡迪

(Gadis)、宗教教师(Mudaris)及在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任职的重要官员等。这些人在很大程度

上附属于清真寺，且分工较为明确，逐步形成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11 世纪后随着麦德莱赛

（是传授研究和宣传逊尼派版本的伊斯兰法的学院）的不断增多，清真寺知识群也“随着教授、

声乐教师、图书管理员的加入‘带头巾的男人’行列而大为扩充。” [4]41大学者安萨里（1058～1111）
就曾在担任阿克萨清真寺伊玛目期间，完成了巨著《信仰的科学》。以上诸方面印证了清真寺的教

研功能，并以爱资哈尔清真寺为代表具备了伊斯兰思想库的潜在功能。 

第二，清真寺在特定背景下成为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平台，也成为与政府和民间开展公共外交

的重要组织,具有某些外交功能 

公共外交是一种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面向外国公众说明本国国情和内外政策的国际活动，

对政府的外交工作有相辅相成的支持性意义。进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

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它们可

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

度宣传本国国情和政策。据史料记载，穆圣曾向拜占庭、埃及、波斯和埃塞俄比亚派遣过使节。

最初派出的使节的作用仅限于某些专门的使命，如谈判和签署和平条约、圣战结束时交换俘虏以

及在宣战前履行一些手续等，清真寺也成了先知商议外事、派遣时节、接待各部落使团的重要外

交平台。随着麦地那伊斯兰力量的不断壮大，公元 631 年阿拉伯半岛的塞基夫、白尼·哈尼法、

也门、巴林、阿曼等各大部落纷纷派遣使团前往麦地那宣布皈依伊斯兰或缔结和约[5]49史称“代表

团年”，先知寺便成为接待使团和缔结盟约的重要外交窗口。自阿巴希德·卡利佛时期起，伊斯兰

国家开始向一些君主国派出使节从事各种政治、商业、文化、社会和其他事务，在国际贸易方面

更如此，如法蒂米德和玛姆奴库国王与中亚、东亚以及欧洲国家互派外交使团，并通过其使节谈

判订立友好通商条约，且这些外交事务性活动多与清真寺及其管理机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并对后来清真寺成为各国对外交流的文化与经济窗口产生了深远影响。尤需指出的是，延续千年

的麦加朝觐更蕴含着丰富的公共外交机遇，每年数百万朝觐者从世界各地涌向圣地，以圣寺为平

台开展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特定外交舞台上交换看法、介绍国情、增进友谊、密

切联系，极大地丰富了公共外交的内涵。这些可从朝觐人数的逐年递增、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政府

愈加重视朝觐组织与服务工作等得到印证……清真寺已突显的某些外交功能可归纳如下：1.清真

寺外交功能历经麦地那时期担当乌玛社会政府外交机构→逐渐与附近增建的皇宫共同分担国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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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职能→最后退守为民间外交场所的演变过程；2.因其特殊的外交演变历史，决定了清真寺虽退

为民间外交的重要平台，但仍对政府外交构成一定影响，因而成为富含外交资源的特殊外交场所；

3.各国穆斯林朝觐人数的逐年增长，既表明各国穆斯林享有伊斯兰信仰空间的增大，也反映出各

国都在不同程度地拓展其中东政策的民间外交空间，重视清真寺管道的沟通与交流；4.阿－伊国

家的朝觐文化已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精神资源，并对其外交战略产生深远影响；5.构建宗教非政

府组织－国家之二元互补型外交实施框架，将是伊斯兰国家外交发展的趋势之一。 

第三，清真寺分担慈善、司法、经济和社区服务等社会职能,也成为穆斯林社会治理的重要力

量，具有社会服务及其治理功能： 

自先知时代起，一般民事纠纷案的处理都在清真寺进行，穆圣就曾在先知寺亲自处理过许多

民事诉讼，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和睦与发展。在先知时代，特别是在发生战争之时，清真寺也发挥

过治疗病人、护理伤员等医疗作用，穆圣曾在清真寺里为战争中受伤的穆斯林搭设帐篷，以便能

随时照顾和探视之。据《布哈里圣训实录》中奥尔沃的传述，圣妻阿伊莎说：“壕沟战役之日，塞

阿德胳膊受伤，先知在寺内为塞阿德搭设了一顶帐篷，以便就近探望他。”清真寺都有宽敞的庭院，

可在此进行合法的体育娱乐活动等。据《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先知曾站在清真寺观看黑人孩

子在寺内玩耍矛枪，圣妻阿伊莎则站在先知身后观看。此外，清真寺里还宣布婚约、举行婚礼，

也因而成为穆斯林娱乐集会的重要场地；在伊斯兰教传播初期，也曾有过穆斯林慷慨济困、乐善

好施、解囊相助等善举，迁徙麦地那后穆斯林公社逐渐确立了天课制度，并依据《古兰经》的相

关经文，将“缴纳天课”列为穆斯林应尽的天命，倡导穆斯林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4：85），

并形成以清真寺为重要媒介的、自成体系的天课制度；阿拉伯商人在经训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借

助朝觐商路与海外贸易将“经商、信教”这一文化传统加以弘扬，伊斯兰信仰维系下的商品经济

团体的出现便以清真寺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而显示出伊斯兰文明世界化的坚实足痕，清真寺与集市

并存则最大程度地兼顾了穆斯林神性与俗性的双重诉求；公民社会多“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

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6]23-31，公民社会组织就成为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

清真寺尤其是中东国家著名清真寺，既与社区或穆斯林市民保持密切联系，也与当地政府保持一

定关系（如文化、旅游、社会公共服务部等政府机构），还与营利组织因募捐物资等发生联系。因

此，清真寺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职能，因而也在穆斯林公民社会建设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清真寺诸多的社会服务及其治理功能可大体归纳如下：1.清真寺诸多社会功能与

阿－伊世界基本社会构成部门间形成互补关系；2.清真寺的多元社会功能与伊斯兰教世俗关切程

度互为因果关系；3.清真寺的宗教与社会功能形成互动，彼此制约；4.作为社会治理重要行为体

之一，清真寺必须在法律和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度地发挥社会作用——为政府决策提供宗教法

理依据、拾遗补缺性地分担社会治理的相应责任；5.清真寺在寺院经济、慈善以及非传统安全等

方面具有先在的社会动员优势，易与市场、社会和国家形成和谐互动而非冲突和对峙，最终激发

出伊斯兰引人向善、导人和平的本质力量。 

 

三 

 

从某种程度上说，清真寺最易牵动穆斯林心底的伊斯兰情愫，清真寺的基本和衍生功能则将

“伊斯兰关切”具体化，但当这种关切违背了“安拉至上”与和平中道的本质，也就意味着清真

寺功能发生了变异：据记载，一伙伪信者曾在祖·艾瓦尼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他们常到此来聚会，

企图篡改安拉的经典，想以此离间众信士，从而挑起事端。在塔布克战役前，这伙人邀请先知穆

罕默德参加这座清真寺的落成典礼，先知答应等自己从塔布克战役返回后再作决定。但当他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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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那了解了这座清真寺真相后，便毅然下令烧毁此寺，以绝后患。
[7]481

这宗发生在先知时代的案

例清楚地表明，穆圣身体力行地维护了伊斯兰文明的和平本质、捍卫了清真寺“禁武力、禁异教

徒”的根本原则，为后代清真寺管理者树立了楷模。尽管穆圣也曾在先知寺等部署圣战甚至指挥

战役，但“自称圣之时起，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来号召人们归信安拉的宗教。他所亲自领导的各

次战役，没有一次是侵略性的战役。他只是为保卫穆斯林们的生命财产，为保卫传教自由才被迫

进行战争的。”
 [7]499

 

清真寺发展历史也表明，清真寺功能变异不是清真寺发展的主流，且这种变异是基于不同社

会历史背景下清真寺社会功能调整和演化基础上的漫长过程，折射出清真寺在宗教与政治夹缝中

生存的尴尬境遇：近现代以来，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宗教兴则民族兴”，

欲借助宗教的复兴达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具体表现为“更为珍重和留恋传统伊斯兰文化的价值”

的传统主义、“强调宗教的形态、趋向和功能应当与社会环境、社会发展潮流相趋同、相适应”的

现代主义，二者彼此交互影响。
[8]6

在此背景下，中东国家清真寺社会功能也随之出现明显调整，

并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得到某种反映。冷战后清真寺社会功能演化又程度不同地受到中东政治动荡、

文化式微、社会变迁及经济停滞等现实制约，与清真寺相关联的“涉寺事件”对国家、地区安全

甚至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影响不断升级，甚至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反美反以反政府的“替罪

羊”。具体而言，清真寺与中东重大事件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其功能变异的原因、表现各不相

同，变化规律却耐人寻味： 
1.阿克萨清真寺被焚事件与阿以冲突：1969年8月21日以色列放火烧毁了阿克萨清真寺的主要

建筑物，名贵文物宣教台化为灰烬，遭到阿－伊世界的强烈谴责，并直接导致伊斯兰会议组织的

成立：25个伊斯兰国家首脑于1971年5月在摩洛哥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从而把伊

斯兰国家间合作推向了高潮，对中东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

以冲突中的失败，又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共同事业”，并催生了伊斯兰复兴运

动的发展。再加上耶路撒冷特殊的宗教地位、错综的历史文化与动荡的现实政治，最终使耶城归

属成为国际争端的焦点之一，由耶城所引发的争夺朝圣权利的宗教冲突→巴以两国人民争家园与

夺国都的土地冲突→由美、以弹压所生发的阿民间力量殉教式的种族冲突，耶路撒冷就如此一步

步地结成了“巴以和平死结”，宗教福地变成了灾难之源，完全背离了扬善弃恶的宗教本质，阿克

萨清真寺也成为阿以冲突中最易引爆的导火索，折射出中东和平进程的艰难与复杂。 

2.“清真寺联络网”与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手无寸铁的霍梅尼之所以能够成功推翻巴列维政

府并确立伊斯兰神权统治，与他本人立足清真寺来团结国内外什叶派信众有关：1963年3月在库姆

清真寺演讲讨伐 “暴虐政府”，引发全国反政府浪潮，1965年10月在伊拉克纳杰夫一所神学院继续

指导国内反君主政权斗争，1970年被伊朗48位阿亚图拉拥戴为什叶派领袖后又主要借助清真寺管

道向国内派遣人员和递送其讲话录音带来指挥反政府斗争……可以说，“毛拉一清真寺网络对政府

的反对派起到了领导和组织骨干的作用。散布于每一座城市和村庄的伊朗几千座清真寺，提供了

一个自然而然的，非正式的全国性的联络网。如同在烟草抗议运动和宪政革命中一样，清真寺作

为表达不同政见、建立政治组织、鼓动和避难的中心而发挥作用。政府可以禁止和限制政治集会，

但它不可能关闭清真寺或禁止做礼拜。教士及其学生代表了基层领导阶层的一个巨大的储备库；

在每周五的社团聚礼活动中，清真寺和讲道活动变成了宗教政治事件和讲坛，吸引了数千人并在

忠实的信徒们离寺回家的途中，经常导致政治示威。”
 [8]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巩固了什叶派

领袖依托清真寺成为伊朗政府监护人的地位，并对伊朗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伊朗

的国防、外交和安全依然掌控在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手中。 
3.麦加禁寺事件与沙（特）伊（朗）关系：1979年12月4日75名控制了麦加清真寺的穆斯林激

进分子被沙特警察击毙，几十名沙特士兵也在枪战中丧生；1987年7月31日伊朗朝圣者举行反美游

行示威，同警察发生冲突，402名朝圣者在冲突中死亡，649人受伤，且死者多为伊朗人；1989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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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两颗炸弹在麦加爆炸，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沙特当局指责此举是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

所为……特别是1979年11月麦加清真寺被痛恨沙特君主制的逊尼派好斗分子夺取和占领了长达两

星期之久，霍梅尼指控美国与此事有染，导致针对美使馆袭击事件频发，霍梅尼演讲的录像带和

革命传单被偷偷运进沙特，向拥有两大圣地的逊尼派领袖国家沙特“输出伊斯兰革命”。而沙特政

府拥有一支以乌里玛（含清真寺伊玛目）为骨干的穆斯林神职人员队伍，通过不同层次的宗教组

织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庞大完备的宗教网络，“这个宗教网络对内使沙特王权获得政治上和道义

上的‘合法性’，同时依靠伊斯兰所固有的凝聚力将沙特王国的穆斯林及其居民吸引到沙特政府的

周围，从而确保沙特家族的长治久安；对外，它在传播和弘扬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沙特王

朝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使沙特王国在穆斯林世界扮演着伊斯兰盟主的角色。”
[9]
因此，沙特政府

对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并将伊斯兰传向全世界”的革命意图极为警觉，

尤其是伊朗历任精神领袖都将伊斯兰政治化的举措令沙特等周边逊尼派国家不安，影响到沙伊关

系正常化，直到沙特国王阿卜杜于2007年12月正式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赴麦加参加朝觐，才使两

国关系出现更多沟通与合作的良好态势。  
4.阿里·哈迪清真寺遭毁与伊拉克战后重建：2006 年2 月22 日与2007年6月13日，伊拉克的

阿里·哈迪清真寺两度遭袭，两座宣礼塔被彻底炸毁。尤其是2006年遭袭后，伊境内近168 座逊

尼派清真寺在不到24小时内连遭攻击，近140人被杀，引发一场席卷全国的教派冲突，迄今已导致

数万人相继丧生。作为什叶派圣地的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遭袭，就是什叶派圣地的被毁、第10、

11 代伊玛目陵墓的遭辱、第12代伊玛目隐遁处的蒙羞，也是伊拉克绝大多数民众精神寄托处的遇

袭，是对伊朗等什叶派穆斯林国家信仰核心象征处甚至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心之向往的朝拜圣地

的侵犯。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恰如巴格达一位政治学教授所概括的：“在什叶派心中，这次爆炸带

给他们的侮辱不亚于袭击麦加。”西方媒体也将此次袭击比作是“将火箭射向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

或者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走廊里设置定时炸弹”。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主导下的伊

拉克重建不断激化了伊拉克社会的新旧矛盾，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遭毁就是多重矛盾激化后宣泄

不满的极端性表达，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遭毁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又折

射出伊拉克境内排他性暴力恶浪正在吞噬国家重建的未来，排他性认同就与阿里·哈迪清真寺遭

毁后造成伊民众精神信仰危机有关。因为，对第十二伊玛目和救世主的信仰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信

仰核心，伊拉克绝大多数民众对阿里·哈迪清真寺的尊崇就是对自我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本能坚守。

阿里·哈迪清真寺在遭毁后却将自身的象征功能发挥到了空前程度，其深远的现实效用就是最有

说服力的证据”
[10]

。 

5. 红色清真寺与巴基斯坦的政治重组：红色清真寺在阿富汗抗苏战争中曾是巴基斯坦向阿富

汗输送“圣战者”的重要渠道，也是巴许多达官贵人和军官经常祈祷的地方，还是巴政府用来攻

击流亡在外的贝•布托、谢里夫及其他政治反对派的重要组织。但2007年7月发生的“红色清真寺

风波”则重创了巴基斯坦现政府，并最终殃及穆沙拉夫被迫退出政坛：红色清真寺下属两所宗教

学校的学生之所以对穆沙拉夫不满，一是认为穆沙拉夫亲美，二是因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责令

伊斯兰堡市政当局摧毁该组织下属的一些清真寺（这些清真寺刚好位于穆沙拉夫往返于伊斯兰堡

总统府和拉瓦尔品第陆军总部的途径路线上，政府因此判定会对穆沙拉夫人身安全构成极大隐

患），结果引发宗教学校学生反政府的骚乱事件，凸显了穆沙拉夫在国际反恐方面所处的关键地

位和险恶处境。不可否认，“红色清真寺风波”既冲击了巴境内的社会稳定，又影响了巴在国际上

的形象与声誉。若将此次事件“所暴露出的极端主义问题加以解剖，则其中最关键的三大问题是

圣战问题、经文学校问题和部落问题。目前，‘红色清真寺’危机虽暂时平息，但这一事件却折射

出当前巴基斯坦极端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11]

极端主义问题是巴基斯坦政府需要综合治

理的重心所在，将极端势力与传统宗教政治势力作最大程度的剥离，才有可能缓解“红色清真寺

风波”对巴内外政治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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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拉斯韦尔曾指出，“对政治象征的操纵是各种权力精英驾驭环境、实现其政治目标的

几种主要途径之一。反对派群体尤其是革命精英，由于缺乏物资、制度性暴力和实际措施，则更

依赖于象征操纵来进行政治动员。”
 [12]15

以上“涉寺事件”也都凸现出“各种权力精英”充分利用

甚至依赖圣寺、名寺先在的象征资源优势来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结果导致清真寺功能发生

不同程度的变异，背离了伊斯兰的和平本质与清真寺的禁武精神。 

 

四 

 

全球化既非同质化，亦非西方化，而是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命运日趋共性化，各行为体间

关系渐密且利益复杂，需要全球共同治理。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宗教在全球治理中作

用日显。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清真寺功能作客观评估，也是对全球治理中的“伊斯兰因素”

作深入思考： 

第一，清真寺功能衍变将对全球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深远影响：清真寺确立了伊斯兰

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空间存在方式，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又借助清真寺而具体、物态化：三大圣

寺的相继出现，表明伊斯兰文明基本完成了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化的历史使命，并呈现向外传播的

开放态势；其他名寺在世界各地的先后诞生，标注了伊斯兰文明走向世界的历史图谱；当今世界

对于伊斯兰文明日益关注，折射出“伊斯兰因素”对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约瑟夫·奈甚至将“政

治伊斯兰”列为决定世界大势的三大因素之一。在国际体系转型和重建的当下，伊斯兰文明体系

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国际社会尤其是主导全球化的美欧又怎样对待伊斯兰文明等都会影响伊斯

兰的发展趋势。因此，清真寺功能衍变在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中应该扮演怎样角色是必须予以

足够重视的：清真寺的基本与衍生功能推动了伊斯兰文明体系的自我完善与向外传播，也将推动

伊斯兰文明与“他者”展开对话，实现共存。但清真寺变异功能则会妨害伊斯兰文明的发展传播，

并干扰全球文明对话的体系建构与实践活动。特别是鉴于“9·11”后宗教多与国际政治冲突相纠

葛的现实,宗教非政府组织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和公共平台,展开宗教间对话,在求同存异中起到

抑制极端主义、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的作用，体现出全球治理体系中多重治理的价值观,促进了全

球治理的有效性、规范性、广泛性和民主性。但也出现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传播，其活动内

容、过程、方式及对各国经济社会结构产生的冲击,已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审慎关注。 

第二，清真寺的变异功能仍会以“涉寺事件”的方式加大解决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难度：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大国的殖民入侵，阿－伊国家多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此

消彼长来抵御外来侵略和占领，清真寺在中世纪所表现出鲜明的基本功能和多元的衍生功能均遭

冲击和挑战。随着“涉寺事件”的时或发生，清真寺与中东和平进程、伊朗伊斯兰革命、沙（特）

伊（朗）争夺伊斯兰盟主等地区政治相关联，结果耶路撒冷归属成为中东和谈中至今仍无法解开

的“和平死结”、霍梅尼革命一直对伊朗甚至伊拉克等什叶派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产生辐射效应、

伊朗核问题引发其周边逊尼派国家警觉性反应等；冷战后，清真寺影响国家、地区安全甚至国际

关系新格局的作用日显，如阿里·哈迪清真寺的“灭顶之灾”将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所激化的教

派矛盾推向极致，并将其文化重建中“国家认同缺失”的社会危机暴露无遗。又如红色清真寺不

仅成为断送穆沙拉夫总统政治生命的导火索，还因牵涉圣战、经文学校和部落等问题而使巴基斯

坦内政外交尤其是国家形象遭致空前挑战……这些“涉寺事件”使阿－伊问题不断升级甚至“外

溢”：1.对清真寺的错误认知是导致清真寺功能变异的重要外因之一；2.随着清真寺宗教与社会功

能互动的增强，伊斯兰文明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国际体系转型所产生的影响也越大；3.

伊斯兰制度文化正经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演变，但传统宗教文化对制度文化建设仍有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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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清真寺仍会在传统宗教文化创新上继续发挥引导作用；4.因清真寺所拥有的超强象征资源

易被世俗力量利用而引发一系列功能变异，故清真寺仍会以“涉寺事件”的方式凸现阿－伊问题

敏感而深层的征候，引发世界穆斯林的“朝圣情结”，进而将地区问题升级为伊斯兰世界的“共同

事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 

第三，清真寺伊玛目能否坚守“和平与禁武”的基本精神也会对国家和地区的非传统安全产

生一定的影响：非传统安全涉及国家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信息等诸多领域，

并深刻影响当前的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道成经典”的伊斯兰教尤为

看重经训解读，伊斯兰文明的阐释主体极具权威性，自穆圣担任首位阐释者起，伊斯兰文明的阐

释权基本都由清真寺的伊玛目掌控。因此，清真寺伊玛目对伊斯兰文明和平本相的阐释、对清真

寺禁武传统的持守，都将直接影响到对“圣战”和“创制”等挑战阿－伊世界具体治理问题的理

解与实践，由“红色清真寺风波”所引发的巴基斯坦极端主义问题就极为复杂与棘手：红色清真

寺是与被政府取缔的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巴基斯坦宗教极端组织，该寺伊玛目宣扬塔利班式价值观，

号召建立“伊斯兰政权”。该组织下设两所宗教学校的男女生多达万人，利用国外“有限的经济

援助”而拥有“宗教法庭”、电台、武器和武装力量等，在与政府的武力对抗中，出现绑架人质、

抢夺军警枪支等过激行为，对巴基斯坦非传统安全造成巨大冲击。而且，打着“圣战”旗号来反

西方、以色列、亲美政府甚至世俗政府的“新圣战文化”被巴基斯坦境内外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甚

至极端势力利用后，它们竭力向在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加以兜售和宣传，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清

真寺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独立自主自办以及政教分离”等原则的前提下，也面临着抵制“新

圣战文化”渗透的严峻挑战，并肩负着维护国家非传统安全的特殊使命与社会责任。因此，积极

引导中国清真寺管理机构与中东清真寺温和派伊玛目加强民间往来与沟通，以拓展特殊形式的反

恐合作空间，将是值得深入探索的现实课题。 

第四，清真寺的衍生功能已在解决美欧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了特殊而积极的作

用：事实上，清真寺的境遇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穆斯林的命运遭际，尤其在伊斯兰文明“依寺

传播”中所派生的穆斯林特有的“追寺情怀”，更使穆斯林移民问题与清真寺这一文化场域发生了

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清真寺的地方就会有穆斯林，穆斯林移民有问题也会求助于清真寺。因众所

周知的原因，“9·11”后与美欧穆斯林移民相关联问题不断出现，尤其在“9·11”事件和伦敦连

环爆炸案发不久都出现美英非穆斯林敌视、怀疑甚至损坏当地清真寺的“连坐案”，再加上美欧本

土圣战者的出现与美欧穆斯林“重返清真寺”之潮都引起当地警方高度重视，不仅突击搜查清真

寺，还对目标清真寺进行严密监控。但在美欧各大城市也出现以清真寺为依托的伊斯兰文化中心，

针对伊斯兰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召集清真寺的集体祈祷，力促世界穆斯林大会形成

解决问题的决议，直接参与调解、谈判和解救人质，开展慈善救济与国际人道援助等；积极投身

穆斯林移民社会的各类公益事业，尤其在穆斯林移民的外语、计算机等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突显出多重社会服务功能；实施“走出去宣教”策略，与其他宗教组织进行对话和交流，

不定期举办“清真寺开放日”，正面宣传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伊斯兰教的神秘色彩,有助

于澄清西方媒体对伊斯兰教的歪曲性炒作，有利于形成清真寺内外的沟通与和谐。美欧清真寺在

“伊斯兰恐怖论”肆虐全球的严酷境遇中始终坚持伊斯兰的和平与中道，在为穆斯林移民提供礼

拜场地服务之余，还积极发掘清真寺衍生功能资源，并在解决美欧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不懈努力中

发挥了特殊而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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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Assessments for Mosques a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MA  Lirong 

 
Abstract    The basic function of mosque is providing arena for religious service which contains the 
publicity of “Six Beliefs” and the practice of “Five Pillars”. In the process of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Allah, the essence of the mosque to disseminate and practice the Islamic 
theological spirit is highlighted, the “Change and No Change” law of basic architectural elements 
development is also derived. The mosque also has the functions of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charities, judicature, diplomacy and community service, etc. infiltrates the Islamic feelings of “Secular 
Concern”, and solves the human relationships. The functional variation refracted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mosque which survived in the crevice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The “involving mosque incidents” are 
the results of which that all sorts of power elites rely on the symbolic resources advantage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deviating from the peaceful essence of Islam and the mosque’s 
spirit of “No Force”.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for mosque functions a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s also to ponder on the “Islamic element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mosque will have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lobal dialogues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functional variation of mosque will still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solution to the Arab- 
Islamic problems by way of “involving mosque incidents”. Weather or not could the mosque Imams 
stick to the main spirit of “peace and no force” will have some impact on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non-conventional security. The derived function of mosque has already played a special and positive role 
in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solving the Muslim immigrants in America and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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